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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佛教图像中的皇权意识 

王胜泽 

(1．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20； 

2．宁夏大学 美术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西夏佛教图像除了宣扬宗教思想之外，还体现着一种皇权意识。皇帝与上师列于说法图中 

的菩萨、佛弟子行列，除了显示皇族特殊的身份外，也在宗教上得到了认可，加强了皇权的控制力。 

此外，西夏皇权还可以从图像中人物的大小与服饰、画面的色彩、装饰图案等各方面得到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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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Ol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52(2018)01—0107—10 

图像是中国各朝代统治者笼络人心、树立统治形象、加强统治地位行之有效的工 

具。张彦远在 《历代名画记》卷 1《叙画之源流》开篇写到：“夫画者，成教化，助人 

伦，” 强调了图画的社会教化功能。又日：“古圣先王，受命应篆，则有龟字效灵，龙 

图呈宝。”②紧接着他把图像与天地、先王、圣贤等联系在一起，强化了图像的神秘色 

彩。《宣和画谱》卷 1《道释叙论》强调：“于是画道释像与夫儒冠之风仪，使人瞻之 

仰之，其有造形而悟者，岂日小补之哉?故道释门因以三教附焉。”⑧诚然，道释像的这 

种瞻仰与宣教功能，也是统治阶级青睐的。 

古代中国，寺观与宗庙是图像主要的展示场所，带有宗教性或世俗性的壁画，被赋 

予了某种神圣的蕴含，它们除了宗教仪轨上的限制，其内容多被统治者的权威所左右。 

宗教的世俗化 ，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皇权的影射，掌握着庞大权力的统治者，为了达到 

国家的长治久安，利用图宣扬君权神授 ，皇帝代表神灵来管理百姓。 

纵观中国历史 ，统治者惯用的手法是，把 自己塑造成神的形象，或标榜 自己是佛陀 

收稿日期：2017-01—16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项目 “西夏多元文化及其历史地位研究” (16JZDW020)；宁夏哲学 

社会科学 (艺术学)项 目重点项 目 “西夏壁画研究” (16NXYAAF01)；国家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 

目 “敦煌西夏石窟研究”(16ZDA116) 

作者简介：王胜泽 (1979一 )，男，甘肃会宁人。博士研究生，副教授，主要从事敦煌学、艺术学研究。 

① [唐]张彦远著，俞剑华注释 《历代名画记》，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第 1页。 

② [唐]张彦远著，俞剑华注释 《历代名画记》，第 1页。 

③ [宋]佚名，王群栗点校 《宣和画谱》，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6页。 



108 敦 煌 学 辑 刊 2018年第 1期 

降世，或鼓吹自己是佛弟子，并出现在各种佛教题材中。北魏时期的昙曜五窟五尊佛， 

就是五位皇帝的化身，释迦、多宝二佛并坐也有冯太后、孝文帝的影子。初唐时期武则 

天依据怀义、法藏等人所进 《大云经》，兴建洞窟，大塑佛像，广绘壁画，妄言弥勒下 

生，蛊惑民众，从而使自己大周宝座更加合法化、神圣化。①敦煌莫高窟各类佛经故事 

壁画中，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帝王、军政长官的形象，如各国王子举哀图、国王问疾图、 

国王听法图等，他们与各类佛陀、菩萨、天人绘在一起，俨然是佛教大家庭中的一员。 

西夏笃行佛教，建国后，开国皇帝李元昊为隆兴佛教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通过崇 

佛、赎经、译经、建寺等活动，确立了佛教在整个国家的地位。元昊还动用行政命令使 

官民皈依佛教，。规定每年四孟朔，即各季第一个月的初一为圣节，下令官民礼佛，这种 

全民性的佛事活动，把佛教抬上了更高的地位。② 《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铭》也记 

载了西夏佛教兴盛的场景，(汉文)云：“至于释教，尤所崇奉，近 自畿甸，远以荒要 ， 

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⑨作为佛教 

圣地的莫高窟、榆林窟，统治者向来尤为重视，西夏占领瓜沙以后，在此进行着频繁的 

佛事活动，虽然此时断崖上所开凿的佛窟已经达到相当饱和的程度，但是，党项人继续 

修建寺庙，营造佛窟，朝山巡礼，诵经拜佛。④ 西夏时期两窟区开凿、重修的洞窟达 80 

多窟，留存下了大量的佛教艺术图像。西夏虽然是少数民族政权，但是统治者接受了中 

原传统的礼制思想与统治策略，并充分利用图像的功能，在内容和形式上大做文章，塑 

造高大神性的帝王形象，传达君权神授的思想 ，让皇权成为一种无所不能的法器，使广 

大的信众臣服于他的统治之下。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东方部的主事者萨玛秀克在她 

的论文 《黑水城出土绘画作品中的历史人物》就指出：“将现实生活中的统治者的容貌 

绘制于佛陀像中，这种做法并不是新的发明。唐代时统治者就曾将其威严的容貌表现在 

神像中。天子显然不满足于传统的造像艺术，他们也想在佛陀或菩萨的塑像中看到自己 

的容貌。”⑤ 西夏国王，既是世俗也是宗教的统治者，他通过加入宗教而成为如赞歌所 

描述的：“人类的皇帝、菩萨和佛陀，上帝的儿子。”⑥ 

现藏国家图书馆的木版画 《西夏译经图》(图1)，是一件极为珍贵的文物，也是现 

① 汪小洋主编 《中国佛教美术本土化研究》，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 225页。 

② 史金波 《西夏佛教史略》，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 31页。 

③ 陈炳应 《西夏文物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 108页。 

④ 刘玉权 《西夏时期的瓜、沙二州》，《敦煌学辑刊》1981年第 1期，第 104—106页。 

⑤ [俄]萨玛秀克著，马宝妮译 《黑水城出土绘画作品中的历史人物》，载景永时编 《西夏语言与绘画研究 

论集》，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 148页。 

⑥ [俄]萨玛秀克著，马宝妮译 《西夏绘画中供养人的含意与功能》，载景永时编 《西夏语言与绘画研究论 

集》，第 176页。 



西夏佛教图像巾的皇权意识 l09 

今认识和研究西夏不可或缺的文献。它出现 

在西夏文 《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前面，保 

存完整，图像清晰，图中有 25身人物，都 

与佛教译经相关。最令人欣慰的是，这幅木 

版画出现了西夏文款识达 12条，其中重要 

的一些人物形象都标出了身份和姓名。据史 

金波先生翻译和研究，这些款识翻译依次 

为：“都译勾管作者安全国师白智光”；“相 

事占助译者，僧俗十六人”； “北却慧月、赵 

法光、嵬名广愿 、吴法明、曹广智 、田善 

尊 、西玉智园、鲁布智云”； “子盛明皇 

帝”；“母梁氏皇太后”①。显然，通过翻译 

的题款，画中主要人物的身份一 目了然，有 

安全国师白智光和皇帝，也有皇太后，这种 

布局结构比较特别，白智光国师端坐正中， 

图 1 国家图书馆藏西夏译经图 

(采 自 《西夏艺术史》，第 l64页) 

正在主持译经活动，十六位僧俗助译者对称地分坐两边，他们或倾听，或凝思。尤为注 

目的是，画面下端左右相向分坐的两组人物，左侧四身人物，其中较大的一身头戴王 

冠，身穿团花长袍，手捧香花，仪表瑰杰，王者风范，三位手持金瓜的侍从紧随身后 

从题款得知这位冠服端严、神情闲远的 “子盛明皇帝”，被研究者认为是秉常皇帝。皇 

帝对面的四身人物，最前边较大女身坐像被三位手持团扇的侍从簇拥，头戴宝冠，项饰 

璎珞，着锦绣长袍，手持香炉，雍容华贵，这位举止端庄的人物形象显然和梁氏皇太后 

的题款相当吻合。在这幅图里，国师与皇帝、皇太后同时出现，除了反映皇帝重视译经 

之外，皇帝与国师、皇权与教权的关系都能够得到体现。萨玛秀克认为：皇帝侍从手中 

拿着非常别致的贡物，其中两位拿着王权的标志——顶部饰有平顶球的节帐。② 

西夏时期绘制说法图较为流行 ，榆林窟第 2窟东、南 、北三面墙上通壁出现了八幅 

大尺寸的说法图，这一时期说法图的构图，突破了以往的传统格局，在听法的队伍中， 

把皇室成员甚至高僧也绘列进来，使他们与佛弟子、菩萨、天王等处于相同的级别地 

位，把世俗人物神质化，把皇权与神权结合，提升了皇族的统治地位。中国国家图书馆 

藏一幅西夏文经卷 《大方广佛华严经》 (B51·001)，卷第 74是 《毗卢遮那佛说法图》 

(图2)，这幅说法图人物众多，达 55身，有佛、弟子、上师、菩萨、护法、鬼神、诸 

天、伎乐，还有皇族成员。毗卢遮那佛端坐中央，正在说法，众菩萨弟子等簇拥两边， 

① 史金波 《西夏佛教史略》，第 76页。 

② [俄]萨玛秀克著 ，马宝妮译 《黑水城出土绘画作品中的历史人物》．载景永时编 《西夏语言与绘画研究 

论集》，第 149页。 



2018 第 1期 

图2 国家图书馆藏毗卢遮那佛说法图 

(采自 《西夏艺术史》，第 142页 

虔诚听法。陈育 先生认为．左右两边的众多人物里共有 8身皇室成员。这些皇室成员 

从 巾肴与其他的佛弟子、菩萨没什么两样，面相饱满，雍容华贵，戴高冠，着装饰团 

化的长袍长裙，带头光，他们与列神们整齐排列，浑然一体，使他们的身份从世俗人间 

I 至神的行列，受人膜拜，这一华丽的转变，除了显示皇族特殊的身份外，也在宗教 

I-i讦I1_土"0了认可，加强了皇权的控制力。 · 

JtL~'b，两夏 像中礼佛 、供养人像，也尤不折射 权的威力 ，榆林窟第 3窟南 

 ̂所绘的佛顶 雕丝荼 中，供养人很町能足幅夏皂帝仁宗，也同样显示 r 夏皇族的 

特十义地化 、 

夏时期对‘ 权的加强同时也体现在与帝师@之间的关系上：在中国历史上，西夏 

☆支 1I．埘没帝师，把佛教抬到一个很高的地位，加强了皇室和佛教领袖之问的联系，同时 

佛教领袖埘政治产：生影响。西夏统治者借助佛教教会的实力，加强对广大信徒、百姓的 

1 ： ，这样既照顺和满足了佛教和佛教领袖的至高声威，又使掌政并笃信佛教的皇帝没 

火去实际的统治极力， 而 }l1．，使皇权有 J，一个较大的提升。 

H师在帝师出现之前，是 夏佛教中最高的领袖。《西夏官阶封号表》中对国师的 

J、 陈育宁、汤哓芳 《西夏艺术史》，I 海： E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 143页、 

2’ 俄 萨玛秀克晋，马宝妮译 《两复绘画c 供养人的含意与功能》，载景永时编 《西夏语言与绘画研究论 

》，第 166 

阿夏僧人最舟的职位足帝师，除了帝师之外，西夏佛教中称呼僧人还有围师、法师和尚 (上 )师等称号， 

巾同师足l珥复 期对僧人的称呼。见谢继胜 《西夏藏传绘画》，百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第 

160页。 

r 史金波 《 佛教史略》，第 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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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号做了说明，其地位处于诸王位和中书位、枢密位之间，并在国师下注明 “上品等 

位”。西夏文法典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也对国师的上品位做了规定，其地位与朝廷诸 

司中中书位、枢密位相等，可见国师在西夏有很高的地位。在国家图书馆藏 《西夏译 

经图》 中，主译人白智光国师，形象高大，端坐画面中心位置，其他人物分八字形排 

成两排，在图的最下面左右两边，分别是皇帝与皇太后及其侍从。尽管三位主要人物形 

成了稳定的三角构图，但也突出了国师的尊高地位。皇权与教权的结合，是一种妥协与 

联合，双方都达到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同时，皇权通过教权得以有效地传达。正如谢继 

胜先生在 《西夏藏传绘画》一书中提到的：“藏传佛教僧人对其传法上师非常尊敬，一 

个人的上师地位在所有神灵之上，甚至有可能是在最高的佛释迦牟尼之上。”① 西夏后 

期藏传佛教传入，西夏僧人在西夏社会中的地位和吐蕃僧人在吐蕃社会的地位十分相 

似，西夏王室大力提倡佛教的国策提高了佛教僧人的社会地位。僧人不仅享有崇高的政 

治地位，而且可以不纳租税，成为西夏社会的特殊阶层。② 

黑水城和拜寺口西塔出土了两幅以上师为主尊的唐卡，其中黑水城出土的 《帝师 

像》(艾尔米塔什馆编号 X2400) (图3)，主尊是一位秃顶鬓须的僧人，披红色僧袍， 

贺兰山拜寺口西塔出土的 《上师像》 (图 4)，主尊著棕色百衲衣袈裟。两位上师都结 

跏趺坐，手印姿势也相同，占据唐卡的大面画幅。众所周知，唐卡是藏传佛教膜拜体系 

的一部分，西夏把上师作为唐卡的主尊，可见其在西夏的崇高地位。 

图 3 黑水城出土帝师像 图4 拜寺口西塔出土上师像 

(采 自 《丝路上消失的王国》，第239页) (采 自 《西夏艺术史》，第 1 13页) 

榆林窟第 29窟西壁上角出现了一尊姓名法号都确切的国师像，依据题记汉译为 

“真义国师昔毕智海”(图 5)。从莫高窟各朝代的供养人看，高僧或法师作为导引一般 

① 谢继胜 《西夏藏传绘画》，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年，第 160页。 

② 谢继胜 《西夏藏传绘画》，第 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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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在供养人最前面，与供养人一样恭敬地面向佛陀站立，但这位国师显得尤为特别，他 

端坐于须弥座上，从神态和手势来看似在施法，其身后的侍从为其撑着伞盖，享受着与 

帝王一样的气派待遇，由此见得西夏国师的崇高地位与其享受的特权。① 萨玛秀克认 

为，西夏在其创建一个完整的国家体系中不断寻求既适于统治权又适于宗教信仰的模 

式。佛教僧伽得到西夏政权的赞助，并为其财富提供强大的保护，帝王权力和佛教僧伽 

的兴趣趋于高度苟同，都致力于对佛教的不断加强。② 因此，皇权在对佛教控制的过程 

中，逐渐地得到强化。 

图5 榆林窟第 29窟国师像 

(采自 《中国石窟艺术 ·榆林窟》，第 133页) 

图6 黑水城出土西夏国王肖像 

(采自 《丝路上消失的王国》，第85页) 

西夏的皇权还可以从图像中人物的大小与服饰 、画面的色彩、装饰图案等各方面得 

到体现。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礼制的国家，把服饰当作礼仪的一部分，其规格与形制都 

受到中国帝王的高度重视。因此，服饰是皇权及封建等级制度的重要体现。西夏法典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规定：御用服饰的颜色、图案，官民士庶不得冒用，僧俗男女 

禁穿石黄、石红、杏黄、绣花 、饰金，有 日月，及原已纺织中有一色花身，有日月，及 

杂色等上有团身龙，禁止官民女人冠子上插以真金之凤凰、龙样等饰物。⑧ 从以上的条 

文规定不难看出，西夏的皇帝如同中原一样 ，把黄色、金色作为帝王的专用色彩，把龙 

凤 、日月图案作为皇帝皇后的专用装饰，来显示其地位的尊贵与至高无上的权威。 

① 敦煌研究院编 《中国石窟艺术 ·榆林窟》，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2014年 ，第 133页。 

② [俄]萨玛秀克著．马宝妮译 《黑水城出土绘画作品中的历史人物》，载景永时编 《西夏语言与绘画研究 

论集》，第 139页。 

⑧ 史金波等译注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 7《敕禁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 2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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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夏仁宗时期颁布的 《犬盛改旧新定律令》中服饰色彩规定卡̈比．四夏11 L 的皂 

帝服饰色彩则更有民族特性。元吴继位 “始衣 Ej窄衫，毡冠红裹，冠顶J 红结 

绶”。lJ。元吴把白色作为正式场合穿的服饰色彩，据专家研究，r1衣也许具 宗敦或仪 

式上的意义?黑水城出土的两幅绘画 《西夏 王肖像》 (图 6) 《 亩‘员与侍从》 (艾 

尔米塔什博物馆编号 X2531) (图 7)，每幅都有一 形象的人物，端坐j}Iij l(1 位 

置，仪态华贵，身着白衣，两者衣服上都有 形图案，只是前一幅 得很模糊 ． 由此 

可以推断．白色服饰是西夏早期皇帝服刚的 装，西夏钉尚白的传统，白色 夏是 一 

种崇高的颜色，也许只有国王才有特权穿 

西复不仪对 帝的服饰有严格的规定，各级文武 员的服饰也是大绛大法 几尖 

国之初，就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服饰制度，规定四夏文正弋官员的水着：文职!J{IJ幞 、靴 

笏、紫衣、绯衣；武职则冠金帖起云镂冠、银帖问金镂冠、黑漆冠，伏紫旋 ， 涂银 

束带，垂蹀躞，佩解结锥 、短刀、弓矢 ⋯⋯便服则紫 地绣盘球子花旋谰， 带 

庶青绿，以别贵贱 ，=” 

图7 黑水城出土官员与侍从 

(采自 《丝路上消失的王国》， 

第243页) 

图8 榆林窟第 29窟供养人像 

(采自 《中国石窟艺术 ·榆林窟》，第 134页) 

愉林窟第 29窟西 窟口南北两侧和北 下侧各有 女供养人像， 刘玉卡义允 卜芬 ， 

该窟为夏仁宗时期营建的洞窟，供养人为赵麻玉、赵祖 K父子及眷属，赵麻 为沙州嘛军州 

、 I{lI『]【j长鉴I著，筵 俊 、王伟伟点饺 《f}Ii鹱纪。II本术》卷 l0《元哭僭逆》．伉 、I,I：浙江rLl籍【}c版{I ．2015 

年，第 109页 

② [俄 Mikhail Piotnwsky编，台湾历史博物馆编湃小组编辑，}1：洋 E泽 《丝路 J 消失的 r图—— 复黑水 

城的佛教艺术》，台北：台湾历史博物馆，1996"1-，第 86页 

③ [兀J脱脱等撰 《宋史》卷485《夏 传 i 》，北jj ：中华 恬』 6，1977牛， l39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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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统军，根据西夏时期 “李”“赵”姓为 “国姓”的推断，赵麻玉很有可能为皇族的一支。① 

从壁画题记和人物穿着判断，赵麻玉与赵祖玉为西夏武官，身穿红色圆领窄袖裥袍，头戴黑 

色尖顶云镂冠，腰束革带，脚蹬黑色靴子，他们的服饰与 《宋史 ·夏围传》中记载基本吻 

合，为武官形象的化身。(图8) 

西夏昕定 “以衣冠采色别士庶贵』贱”② 的服色制度，把等级法律化，把皇帝、官员与百 

姓严格地区分歼来。这是统治者维护皇权的一种政治手段，他们利用服饰等级塑造了皂权的 

威严，时刻传达着 权至高无上的讯号，以达到统治的目的。 

西夏石窟大 应用龙的形象。“绛纱袍，以织成云龙红金 纱为之，红里，皂裸、禊、 

裾，绛纱诺，蔽膝如袍饰，并皂僳、撰。白纱中单，朱领、裸、撰、裾 白罗方心曲领。白 

袜，黑舄 ” 龙纹仵宋朝时开始成为 帝专用纹饰，西夏也吸收了宋朝的这一规定。《西夏 

泽经图》中皇帝被描绘成一位菩萨，穿着一件龙形团花图案装饰的外衣，黑水城出土 《西夏 

王肖像》 与 《官员与侍从》中，国t也同样穿着带团龙的袍子 

两夏时期肝 或重绘的莫高窟与榆林窟的洞窟中，出现了众多精美的龙风纹样，根据 

《敦煌莫高窟内容总求》的统计，莫高)舒互夏时期的洞窟，藻井以龙、风为装饰图案的达 32 

窟 其中以龙为藻井图案的洞窟29窟，以凤为藻井 案的2窟，以龙、风合璧装饰的藻片 1 

窟 、④ 此外，愉林窟两夏时期洲窟藻井以龙为装饰的l有 1窟，订j道顶 风 1窟；⑤ 东干佛洞 

甬道顶以龙、风装饰的图案有 1窟。㈣ 这么庞大的数量，侄以前各朝代的洞窟中不曾见到。 

图9 莫高窟第 16窟藻井 

(采自 西夏艺术史 ，第67页) 

图10 莫高窟第234窟藻井 

(采自 《西夏艺术史》，第67页) 

刘 杈 《愉林麻 29窟考察与研究》，收入敦煌研究院编 《榆林窟研究文集》，』 海： 卜海辞书出版社，201 

年，第 390页 

清]张鉴善：，搀世俊、__}三伟伟点铰 《西墁纪事本末》卷 10《元吴僭逆》，第 108页。 

一 兀 脱脱等撰 《宋史》卷 I5l《舆服志 》，第2905页、、 

敦煌文物研究所 婵 《敦煌莫高窟内弈总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 

霍熙亮 《愉林 、四千佛洞内容总录》，收入敦煌研究研究院编 《榆林窟研究论文 》，第 131—159页。 

』i惠民 《安 东=r佛洞内容总录》，《敦煌研究》1994年第 1期，第 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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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龙纹的样式很多，以单龙为主，也订双坨、四尼、五 ，还有 的结合 造， 

多为[删龙Ⅲ观，有一条【才】龙的井心，也 f团龙鹳鹉、 莲花、二坨戏珠．仃Ii、f 以 

样云。装饰于法以绘制 、贴金、涂金、沏粉堆金 (牛 体浮 )表现，满窟金鹌辉蜱， 

龙型纤巧灵活， 体感强烈，这种独特的艺术处理下．法，不仅满足 J 夏'Tt Ss~!fr】埘洲窟 

富华高贵的要求， 且使两夏艺术家的想象力平̈创新精神发挥僻淋漓尽致 

莫高窟第 l6窟的藻井图案 (图 9)足西夏时期的 』 品之作，长方形的缒 llJ 藻』f： 

绚丽多彩，外心是一展翅飞翔的凤凰， ：体浮 捕金处理．遄真生动，长K的 绕 

一 周，绿色的底色与金色风凰，色彩埘比强烈。在团风的外⋯环绕 多彩的卷辩莲化[冬1 

案，莲花外四条同样浮塑描金的飞龙分 于K力’形的四角，金龙首尾棚接． 旋舞， 

朱红底色的映衬使蛟龙格外显眼。从末墨体 I 看，藻计龙飞风瓣，活泼生动 、 干忙Jl11 ， 

形成了强烈的动感之势。莫商窟第 234窟的方形藻件 ( l0)绘制 绿底包 f{1 

问圆形内绘制一浮 描金的戏珠蛹龙，蟠坨纤细修K，盘绕成圆环形， _j一发光 殊fIJ 

映成趣． 蟠龙的周围，足用黄色 云连续形成的一个网环，环外的莲花瓣镶嵌 珠． j 

环外的四条蟠龙亦或形成了戏珠样式，II．叫条蟠龙头与头、尾与尾相对，盘旋 腾，气 

势如虹，动静结合，尤为壮观。榆林窟 

2窟藻外中心的龙 ( l 1)，身体也址撒 

曲成环形，龙头高昂，阴爪挥舞，鳞ffj清 

晰，龙身光润，色彩红门牛}1问，黑绿 卡f{ 

衬，恪个龙的造型体态优美，』f“伸 『1如， 

极具动感，尤其是龙 的外 以黑、f 

红 、绿等色绘成具有急速旋转动铸的环状 

案，给人以强烈的视觉艺术感受。 

综 I 所述，西夏涮窟的龙、风藻川 f 

西夏洞窟藻 将近一半，这类龙风藻井 

仪数, ttt多，构图奇特新颖，而且绘制岂术 

水平高 两夏 案装饰艺术打破 r以fit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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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建立 自己的统治秩序 ，然思想统治至关重要，皇帝如何把自己塑 

造成全民信仰的偶像，这就需要一种合法有力的手段来实现。“皇权意识形态的意图有 

二：第一，把皇帝观念塑造为一种全民信仰和普世价值；第二，在皇帝与民众之间建立 

起一种直接性的对应关系，使皇帝成为民众利益的唯一合法代言人和保护者。”① 他们 

把目光转向了佛教及佛教艺术图像，佛教图像的教化功能与膜拜意识，使皇权的意识形 

态被高高抬起，然后顺理成章地把皇帝信仰深深地植入广大百姓心中。在众多西夏的佛 

教绘画中，皇帝往往与上师列于菩萨、佛弟子行列。被赋予了神性的皇帝，既提高了在 

佛教中的地位，同时也巩固了皇帝对广大臣民的统治地位，使皇帝变成了世俗社会唯一 

能够主宰世界的神圣之物。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文化，一直努力寻找与中国文化的结合点，而在中国自古以来 

就是皇权支配一切，佛教只能依附皇权、受制君主而生存。皇权君主对佛教往往在物质 

上鼎力相助，在思想上依靠利用，西夏的统治者们为了加强统治的需要 ，时时处处都要 

体现皇权的威严。西夏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开国之时，落后的体制、局限的经济和薄 

弱的文化使统治者认识到自身的弱点与不足，他们一方面革新国家职能，广泛学习汲取 

汉族及周边民族先进的文化，推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安抚愚化人民，借助宗教来麻痹 

百姓，把自己打造成佛祖眷属中的一员，达到皇权巩固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西夏自 

开国皇帝元昊及其后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佛教活动，乞经印经施经，请僧礼僧崇 

僧。“佛教成了国教，高僧位居显宦。西夏利用佛教来维护政权，佛教在皇权崇奉信赖 

下又得以发展。”② 他们开窟造塔，雕佛塑像，彩绘壁画，无论是京畿之地山嘴沟石窟、 

拜寺口双塔、青铜峡十八塔，千里之外的沙州莫高窟、瓜州榆林窟，还是深居大漠腹地 

的黑水城佛塔 ，都留下了大量的佛教图像。从华丽堂皇的石窟壁画贴金、描金，到满壁 

祥瑞的龙纹、凤纹；从供养人的大小、服饰的色彩，到说法图经变画中的王子君主；从 

高僧国师的崇高地位，到皇族与僧界的合璧弘法，都努力凸显皇权在僧俗两界的绝对地 

位，“佛教图像为世俗政权制造神学舆论，为西夏皇权提供神性天命论证。”③ 

① 雷戈 《意识形态与皇权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建构》，《晋阳学刊》2006年第 4期 ，第 95页。 

② 张伯元 《安西榆林窟》，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5年，第 64—65页。 

③ 张伯元 《安西榆林窟》，第 52页。 


